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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经典电影的插曲《花儿为什

么这样红》，60年后成为了一部新电影

的片名。这既是对《冰山上的来客》的

致敬，更是体现了两部电影在题材和

主题上的内在联系。两部影片讲述的

都是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故事，都是解

放军与塔吉克族百姓的友情故事，都

是民族团结、军民一家的颂歌。不同

的是，《冰山》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

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

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斗智斗勇，

最终胜利并爱情重逢的故事，它以你

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为叙事主线，而《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则是以和平时期军

民携手共建家园、保卫边疆为主体内

容，讲述了巴依卡祖孙三代，在帕米尔

高原与解放军共同戍边护边巡边的故

事。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花儿》是

《冰山》的“续集”，在时间上和内容上

都是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新时代

环境下的重新谱写。

《花儿》是天山电影制片厂根据中

共中央宣传部追授的“时代楷模”拉齐

尼·巴依卡的真实事迹改编。2021年

1月4日，时任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提孜那甫村村委会委员、护边

员的拉齐尼·巴依卡，在喀什大学培训

时为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不幸英勇牺

牲，年仅 41 岁。影片以此为原型，叙

述了拉齐尼的成长和事迹。塔吉克族

青年拉齐尼这一人物原型，具有鲜明

的时代典型性。拉齐尼是在改革开放

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他目睹

了解放军对人民的感情，他在军队中

百炼成钢，退伍之后成为护边员，当过

模范并在人民大会堂受过表彰。他的

成长过程，体现了塔吉克族青年融汇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现实，也代表

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交集。他对祖

国的热爱，他与部队的感情，都自然地

表达了各族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的血肉联系，表达了各族人民之间用

鲜血凝成的超越民俗差异的友谊。因

为人物来自于生活真实，这个故事的

典型性就得到了“事实”支撑。拉齐尼

在解放军帮助下成长，参军后得到锻

炼，守边时成为拥军模范，最后为了救

助落入冰窟的孩子而英雄牺牲，全部

过程都来自于真实事迹，有说服力地

呈现了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水乳交

融的联系，表达了拉齐尼·巴依卡所体

现的爱国奉献的主流价值理念，完成

了影片主题的升华。

《花儿》作为一部电影，在叙事视

角上体现了时间跨度的独特性。作为

一部英雄模范人物的传纪片，影片没

有停留于拉齐尼的个体，而是采用倒

叙、插叙等方式，通过刘朝到访帕米尔

高原的所见所闻，再现了拉齐尼·巴依

卡一家三代守边护国的过程。少年时

代的拉齐尼耳濡目染了爷爷凯力迪别

克·迪里达尔、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

克守边护边，为边防官兵做向导，和边

防战士们亲如家人的场景，并且与解

放军“红军叔叔”结下了深厚感情，“长

大后当兵”成为他的人生理想，爱国主

义成为他的精神种子。拉齐尼当兵复

员后，接过父亲手里的牦牛鞭，继承爷

爷和父亲的护边事业，在“死亡之谷吾

甫浪沟继续担当“流动的界碑”；他冒

着生命危险援救坠入雪崖冰裂的边防

战士王烈并结为生死兄弟。塔吉克族

的巴依卡一家与汉族的“红军叔叔”、

刘朝一家的友谊也有了千锤百炼的基

础。这种“纵向”时间跨度，虽然给创

作的精炼、情节的铺排带来了种种难

度，但却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厚度感，使

得人物的成长、主题的表达更加具有

支撑性。影片结尾，拉齐尼牺牲后，他

的父亲对前来谢恩的被救助的孩子的

母亲说，“你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

也是孩子”。此情此景中的刘朝动情

地向巴依卡·凯力迪别克表达：我们今

后都是您的孩子。军民一家、各民族

一家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的答案也体现在这里：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

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花儿为什么

这样鲜，鲜得使人不忍离去，它是用了

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作为一部新疆拍摄、新疆题材的

中国“西部影片”，《花儿》在影像呈现

上也体现了西部电影具有感染力的人

文性。地处帕米尔高原东南部的塔吉

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边

境线长达 800 公里，与三个不同国家

接壤。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影片

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雪山、峡谷、艳

阳、清流、峭壁、冰川，虽然从“外在视

点”看，有它的雄伟、旖旎、壮美、磅礴，

但是从“内生”体验上看，则又有它的

严酷、冷漠、凶狠、无情。影片将西域

自然景观的这两种美学特质都呈现得

淋漓尽致，既有它的美轮美奂，也有它

的狰狞残酷。小女孩的坠落、红军叔

叔的牺牲、巡边牦牛的惨死、狼影红月

的恐惧，都体现了这种地域难以想象

的残酷性，也体现了军民守边的艰苦

卓绝。更重要的是，影片通过许多重

要的地域文化来呈现这种空间文化、

人物品行，如高原雄鹰、鹰笛、界碑、叼

羊比赛、牦牛等等，都成为地域文化的

一种象征，也成为民族性格和心理的

一种写照，巴依卡一家人的纯洁、善

良、坚韧、博大，就像是雪域高原的雄

鹰，是冰山上的雪莲。地域，在这里就

不仅是一种视觉奇观，更是一种人文

景观，体现出一方水土、一方人情、一

方文化。影片中时时出现的“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的主题歌，也用那种浓郁

的新疆旋律创造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文

化联想。

新疆电影近年来引起了人们关

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出品人、编

剧、总制片人高黄刚曾创作《真爱》、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

《昆仑兄弟》、《歌声的翅膀》等多部产

生了重要影响的新疆题材电影，导演

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曾执导《歌声

的翅膀》等影片，入围马德里国际电影

节、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日内

瓦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展。这批扎根

新疆、表现新疆的电影人，保证了影片

在题材开掘、主题表达、视听呈现上的

完成度和执行力。虽然这部影片在如

何将事迹转化为故事，将高大的英雄

模范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形象，将“曾经

发生的事实”转化为“影像呈现的真

实”，将新疆故事转化为世界表达等方

面，可能还是受到了创作观念、制作能

力和投资水平等方面的某些制约，但

它在人物的典型性、叙事的独特性、景

观的人文性上的确体现了鲜明的文化

和艺术特色，巴依卡一家人的故事表

达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时

代主题，为电影讲述“中国故事”提供

了一道独特风景。

（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教授）

在帕米尔高原，离天空最近的地

方，闪耀着比天空更纯净的心灵之光，

那是刘红军和拉齐尼的英魂在雄鹰般

翱翔。一位是为保护塔吉克男孩拉齐

尼而献身的汉族复员边防军人，另一

位是为抢救掉入冰窟的汉族小孩而牺

牲的护边员拉齐尼本人。影片《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通过讲述他们虽有先

后但又共同传承的舍身救人事迹，联

袂谱写出这个时代平凡心灵所涵养成

的纯净伦理的高原颂歌。

这部影片的动人处或许就在于，

让这两颗平凡心灵在与严酷的自然环

境的较量中释放出格外纯净的社会伦

理的光芒来，令观众领略这个时代需

要的纯净伦理的感召力：公而忘私，先

人后我，舍生忘死，舍己为人等。

影片从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到海

拔高达四千多米的雪域高原，那里空

气清新，人心质朴而真纯，但自然环

境和气候条件则异常恶劣。在凭借

纯净心灵而与严酷环境和灾害的长

期搏击中，刘红军和拉齐尼家族之间

结下相濡以沫的军民鱼水情和舍己

为人的纯净伦理情怀。这边，“狼影

红月”预兆下百年一遇的特大雪灾天

气，阻挡不住护边员巴依卡听从父亲

之命，带领牦牛队穿越死亡之谷吾甫

浪沟的坚韧意志。他们顶风冒雪给

边防哨所运去急需军用物资，即使自

身遭遇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另一

边，边防战士刘红军提前结束婚假而

返回高原，为的是护送孩子们上学走

过需要他们时常俯身、弓腰、匍匐才

能战战兢兢地爬过的条条险道。不

料巴依卡的邻居家的小女孩夏布娜，

在刘红军身边不慎坠崖摔死，这悲剧

的一幕在他心灵上刻下永久伤痕。

他在复员时主动申请留下来修路，组

建后来以他命名的公路道班，为的是

让塔吉克边民永远结束走险道的悲

剧史。再后来，刘红军在妻子带新生

儿刘朝前来探望自己时，为了抢救遭

遇山上滚石的拉齐尼而牺牲。当从

武警复员后担任护边员的拉齐尼，在

机场接到以公路工程师身份重返“父

亲的高原”的刘红军之子刘朝时，意

味着这种纯净伦理以及舍己救人的

精神已经传递到这两个家族的后代

之中。

确实，这种精神给予拉齐尼以激

励，他在再度巡边吾甫浪沟遇险时，

英勇无畏地救出掉进冰缝的边防战

士王烈，谱写出一曲刘红军式舍己救

人赞歌。同样有感于这种父辈精神

的激励，刘朝在参与修建盘龙古道公

路时，不顾众人反对而顽强克服“高

反”坚持下来，直到公路落成。再后

来，已经获得劳模荣誉的拉齐尼在喀

什大学培训时，为了抢救掉入冰河的

男孩豆豆而牺牲，用实际行动和宝贵

生命全面完成纯净伦理和舍己救人

精神的一次辉煌书写。

影片在推进上述叙事的过程中，

留意新疆特有的自然风景和地缘内

生力的展示。地缘内生力是在特定

地理环境下为了应对地缘环境挑战、

争取人类生存条件而生长起来的独

特的人类生命力。这里有帕米尔高

原独特的雪域、深谷、冰峰，“狼影红

月”下不畏艰险的塔吉克边民和牦牛

运输队。而吾甫浪沟，在塔吉克语就

是死亡之谷的意思，要在顶风冒雪中

爬冰峰、涉冰河、翻险关，往返一趟需

十几天。这既考验动物的抗寒力和

耐力，更考验人类的顽强坚韧的意志

力。而这种意志力被凝聚到雄鹰这

个整体性象征意象上，代表这个崇尚

雄鹰的民族的纯净、勇敢和利他等民

族精神的闪光。

物件蒙太奇手法在这部影片里

被强化。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代表雄

鹰精神的鹰笛多次反复修辞：第一次

是巴依卡在用雄鹰翅膀制作一对鹰

笛，小拉齐尼在旁边观看；第二次是

刘红军复员时，巴依卡取出其中一支

送给他作为好兄弟情谊的珍贵纪念；

第三次是刘朝在高原上看到父亲和

鹰笛的照片时，从怀中取出母亲去世

前留下的遗物鹰笛，而巴依卡也取出

他怀中的那支，由拉齐尼讲给刘朝

听：“一对鹰笛就是一只鹰的一双翅

膀，它代表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第

四次是在高原散步时，拉齐尼当着刘

朝的面演奏它。通过这种物件蒙太

奇的反复修辞方式，不仅塔吉克族的

雄鹰精神，而且塔汉民族间和军民间

深厚情谊得以传承下来。还有牦牛

皮鞭的数次反复修辞，它从老一辈凯

力迪别克亲手交给巴依卡，巴依卡忠

实地将它传递给拉齐尼，同样寄寓着

深厚意蕴。

该片尤其注重这个时代需要的

纯净伦理所蕴蓄的护边精神和军民

鱼水情的代际传承。观众依次目睹

这个塔吉克家族的四代人的接力式

传递：第一代凯力迪别克把牦牛皮鞭

亲手交给第二代巴依卡，巴依卡将其

传递到第三代拉齐尼，而第四代拉迪

尔则直率地表达出长大后开着飞机

去巡边的远大理想。这里的小飞机

（模型）的反复修辞也寄寓着深意：第

一次出现时，是小拉齐尼取出要请刘

红军叔叔修理它；第二次出现时是由

刘红军复员时取出来交还给拉齐尼；

第三次是拉齐尼既欢欣又难受的心

情带着它跑到山上去送别乘车远去

的刘红军。这个物件蒙太奇的反复

运用也传达出塔汉两族人民的友谊

之坚韧深厚。

当然，感觉影片在叙述重心安排

上如果更突出第一主角拉齐尼而不

是他父亲巴依卡的戏份，特别是更详

细铺叙拉齐尼先后抢救王烈和豆豆

的过程，同时在一些镜头表现上包括

尾声注意适当节制和含蓄，当会产生

更优质美学效果。不过，能以现有平

常叙事方式去讲述拉齐尼这位“时代

楷模”的故事，特别是诸如上高原、攀

雪山、过冰河及下冰窟救人等实景都

在雪域高原现场历尽艰苦地反复表

演和摄制而成，体现了剧组的敬业精

神和一心为观众的严肃的创作态度，

让观众充分地感受到平凡英雄的不

凡的纯净伦理精神，已经凸显驾驭这

类重点主题的良好技艺了。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主

任、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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